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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种子的答案
———雪域高原播种者钟扬的“精神珠峰”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记录到怎样的巅峰？
在海拔 ６０００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 他攀

登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一颗平凡的种子， 可以为民族的未来带来

多大的光亮？
１６ 年间行程超过 ５０ 万公里，每年 １００ 多天

在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
他带领团队收集 ４０００ 万颗种子，盘点了世

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５３ 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

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钟扬

曾说过的话犹在耳边。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 从阿里无人区到

雅鲁藏布江边，我们走进钟扬精彩的一生。

■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
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
一个民族的未来。 ”

———登上植物学之巅，因为
他有独特的“种子观”“种子梦”

植物有灵。
山前山后，各一片万年不枯的草木。
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生命的高度和韧度。
青藏高原上，烈日暴雨交替侵袭，稀薄的空

气睥睨着每一个野外工作者。 然而，无数不知名

的雪山上，成千上万的植物都有这样一个身影的

“记忆”———
四五十度的陡坡， 一个身材壮硕的人在艰

难攀爬，脸庞被晒得发紫，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上

溅满泥浆。
青藏高原的山峰垂直高差至少 ５００ 米 ，一

个来回就是 １０００ 米。 高原爬山不比平地，海拔

４０００ 多米的高山上， 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尽浑

身力气，可他始终走在一群年轻人前面。
他就是钟扬。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海拔 ６０００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

北坡，钟扬带领团队采到高山雪莲，攀登到中国植

物学家采样最高高度。
为了这一刻，钟扬酝酿了十年。
２００１ 年，钟扬第一次进藏。 有的人不理解：

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 为什么要跑到边疆

搞科研？
原来， 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

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

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

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钟扬瞄准了一个地方： 西藏———这里有将

近 ６０００ 个高等植物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

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

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 ”
这是钟扬的“种子观”。
“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多

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过 ５０００ 粒种

子，并且把种子放在了一个罐子里。 后人拿出来

种，即使只有 ５００ 粒能活、５０ 粒能结种子，这个

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
这是钟扬的“种子梦。 ”
这个梦一追，就是 １６ 年。
钟扬说，他要在“生命禁区 ”找到植物界的

“成功者”高山雪莲。
１９３８ 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 ６３００ 米左右的

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种几厘米高的高山雪

莲（鼠麯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

的高等植物， 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

奉为经典。 而此后更无人找到这种植物。
从 ２０１１ 年起，钟扬开始带领团队寻找高山

雪莲。 ６ 月的一天，他们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走到珠峰大本营周围，高山雪莲还未现身。
“继续向上走！ ”钟扬呼呼喘着粗气，脚下一

瘸一拐走得不稳，表情却比任何时候都坚毅。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回忆：“当时我觉

得钟老师不是西藏山民，又不熟悉山情，可能会

有危险， 建议他在帐篷里等我们。 谁知他一句

‘你能爬我也能爬’就把我顶回来了。 最终拗不

过他，一起再出发。 ”
“找到了！ 找到了！ ”
钟扬沙哑的声音透着异样的兴奋。
这是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 在岩石缝

里，藏着这种高仅 １０ 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

不起眼植物。 花形宛如拇指，花瓣的形状蜿蜒着生

生不息的气息。 钟扬像注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那

样，脸上挂着深深的喜悦，凝望了很久……
“这个发现使我们找到突破现有世界记录

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 进一步的分子生

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种群来源、 动态及其与全

球变化的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
钟扬说，他要在“无人区”盘点“生物家底”。
陡坡直上直下， 他在跋涉。 不管多远多危

险、高原反应多严重，只要对研究有帮助 ，钟扬

就带着学生，从林芝、日喀则，到那曲、阿里，一

颗一颗地采集植物标本和 ＤＮＡ 样品；
月亮弯了又圆，他的灯火不熄。 西藏巨柏长

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边上， 他带着学生爬

上陡崖，脚下就是滚滚江水；沙棘的种子难采 ，
钟扬采得最多，扎了满手的刺。

阿里有一片无人区，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

屋脊”，平均海拔 ４５００ 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平
均风速在每秒 ３.２ 米以上，是任何有氧生物都难

以生存的绝境。
有人劝钟扬，别去阿里了，那里海拔太高 、

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

样， 不划算。 钟扬却说：“正是因为别人都不愿

去，阿里地区肯定还有未被发掘的特有植物，哪

怕再苦，我们也必须去！ ”
钟扬的人生，原本可以很从容。
１５ 岁时， 钟扬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二十几岁， 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

军人物；３３ 岁， 从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辞职到

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老师时，他已是副厅级干部。
可他却选择用生命在高原行走攀登， 用满

腔热忱投身一线教学：“生命就这么长， 要把最

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
有人问钟扬，一天到晚采种子，没有任何眼

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
“功成不必在我。 ”他回答：“假设一百多年之

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

许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 人们会想

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 ”
有人问钟扬，还要在西藏待多久，他坚定地

说：“不拿到藏大的植物学博士点我绝不离开！ ”

■ “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千万
不要忘了脚踏实地， 因为世界上
的很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

———他是熬出来的 “种子猎
人”，随身的只有“老三样”“死面
饼子”

盘点“家底”，需要“大海捞针”。
这是一种细长而直立的小草，花苞绽放时，

开出米粒一样大的四瓣小花。
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 这样的小草

如同沧海一粟。
然而，这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草，却因结

构简单、 生长周期短和基因组小， 而被广泛研

究，是植物学家珍爱的“小白鼠”。
拟南芥，上世纪 ５０ 年代曾被编入植物志。然

而在基因技术应用之后，由于没有人在青藏高原

采到过它的样品和种子，无法对高原拟南芥进行

基因组测序和深入分析。 谁一旦找到了这种植

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学研究的新材料，就能再

现高原植物的起源进化过程。
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生刘天猛， 至今无法

忘记钟老师带着他们寻找野生拟南芥的身影 ：
“他大口喘着气带着我们往山上爬，不放过一个

岩石间的裂缝，不放过一棵峭壁旁的小草。 ”要

知道，很多种子并非挂在树上、长在路边等着人

采，而是隐没在茫茫荒原之中。
“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
在钟扬指导下， 许敏和赵宁两位学生利用每

个周末到海拔 ４０００ 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探寻，
终于在 ２０１３ 年找到分布在西藏的一种全新的拟

南芥生态型。
“一切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至今难忘钟扬团队

发现西藏高山上拟南芥时的欣喜若狂：“他身上

有一种对科学纯粹的追求，超越了名利，超越了

时间，超越了任何物质需求。 ”
钟扬将其命名为“ＸＺ 生态型拟南芥”，这既

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写， 更是西藏首字母

的组合：“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 ”
盘点“家底”，需要赶超“数字极限”。
在钟扬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小目标”：每一

份种子样本，要收集 ５０００ 颗种子。
按照采集标准， 要集齐这 ５０００ 颗种子，不

能在一个地方收集了事， 而必须再换一个直线

距离 ５０ 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
拉琼算了一笔账： 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 ５０００

颗种子大概要跑 ５００－１０００ 公里。 一天 ８００ 公里，
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吸氧，快给他吸氧！ ”
２０１０ 年，一次野外考察中，由于极度劳累，

钟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面色乌青，嘴唇发

紫，大喘着粗气。 学生朱彬见状不好，挣扎着拔

掉自己的氧气管，想要换给钟老师。
谁知钟扬一把推开了他的手，无力地一笑：

“别动，快点插回去……”
那一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去的。 等到

第二天朝阳升起，钟扬又强撑着和学生们踏上了盘

点“家底”的征程。

盘点“家底”，更要啃下难啃的“硬骨头”。
西藏有 １０００ 多种特有植物， 光核桃就是其

中一种。 为了采集这种种子， 钟扬和团队收集了

８０００ 个桃子，装了两大麻袋，运回拉萨的实验室。
光核桃又酸又涩壳又硬， 怎么把桃核取出

来成了大问题。
最后，钟扬愣是让所有路过的老师 、学生 ，

每个人必须尝 ７ 颗。
“为什么尝 ７ 颗呢？ 我研究发现，如果超过

了 １０ 颗， 很多同志肯定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

了。 光核桃确实难啃，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

呸呸，然后很认真地说，这个东西不能吃。 可是

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 ”
光吃完还不够， 钟扬和团队还需要把吃剩

的核刷干净、用布擦干、晾干，才算大功告成。
无法想象的苦， 却总有更惊人的毅力去克

服。
无数个野外的清晨，钟扬嘴唇冻得发紫，还

要忍着身体不适给学生做早饭，“你们年轻 ，要

多睡会儿”；早晨 ６ 点出门采集种子 ，到了晚饭

时间还没吃上饭， 最后只见钟扬带头从地里刨

开土，抓起萝卜混着泥巴往嘴里送，一边嚼一边

说：“纯天然的东西，好吃”；行程中必备的干粮

是一种“死面饼子”，因为难消化，才顶饿！
太炽热的爱，往往伴随着更刻骨铭心的痛。
钟扬不是不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
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说：“钟老师

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

去野外考察。 他血压高，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

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
每天清晨出门， 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

装采样，他只带最简单的东西。 ”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就是这

简陋的“老三样”伴随钟扬走过了 １６ 个年头的

跋涉———
钟扬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 已从中提取出抗

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钟扬团队率先寻获的拟南芥已无偿提供给

全球科研机构，为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钟 扬 带 着 学 生 扎 西 次 仁 花 了 整 整 三 年 时

间， 将位于青藏高原的全世界仅存的 ３ 万多棵

巨柏登记在册。
钟扬曾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 千万不要

忘了脚踏实地， 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伟大都是熬

出来的。 ”

■ “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
的植物才有韧性， 生长得慢，却
刚直遒劲。 ”

———他是西藏学科 “神话”
推动者，但无限拉伸的皮筋竟也
有它的极限

“ 我 开 始 感 受 到 身 体 内 密 密 流 淌 的 鲜

血 ……”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不知为什么，我的

右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夹菜的右手只握住了

一只筷子，而另一只筷子却掉在了地上。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晚，５１ 岁生日这天， 一向

精神抖擞的钟扬倒下了，在意识模糊的瞬间，世

界在周身无止境地旋转， 他被紧急送往上海长

海医院。
时钟回拨到 ２００１ 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

学。
彼时， 钟扬自主来到西藏做植物学科研，却

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的“三个没有”：没有

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也并不看好钟扬： 他一

个从上海来的“养尊处优”的教授，就能让西藏

大学的科研改头换面？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跟他们想的“不一

样”，他坚守下来，扎根高原，这一坚守就是整整

１６ 年。
在复旦大学， 他除了担负着生命科学学院

的授课任务之外，作为研究生院院长，还担负着

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 院办老师说，用“车水马

龙” 形容钟老师的办公室一点不为过：“从早到

晚不停有老师和学生找他， 我们只好规定每人

限时 １５ 分钟。 ”
就是在这样本身已经很不够用的时间里 ，

钟扬硬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份 ２４ 小时的 “狂人”
日程表：

２１：３０，从上海飞往成都，住机场附近；第二

天清晨 ６：００ 飞赴拉萨，直奔野外采样；结束后，
１７：００ 至 １９：４５， 审阅论文；２０：００ 至 ２２：００，为

西藏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答疑解惑；２２：４５ 至凌晨

４：００，与青年学者讨论科考和论文 ；７：００，从西

藏大学出发，再次奔赴野外……
要知道， 即便是西藏当地人， 由于高原缺

氧，睡得不深、半夜易醒，往往要睡够八九个小

时才有精神能工作， 可钟扬却说：“我在这里能

睡四个小时，已经很奢侈了……”
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工作 ２０ 个小时，

为了节省时间，用五分钟解决一顿盒饭，开会间

隙抓紧时间打个盹，他“压榨”着自己的生命，用

“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个“第一”：
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

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 将西藏大学的生

态学科带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
拉琼知道这些成绩背后的艰辛 ：“过去 ，我

们 大 家 都 觉 得 国 家 项 目 对 我 们 来 说 就 是 ‘神

话’， 但是钟老师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

‘神话’，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 ”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青松翠柏，

因为他知道， 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

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
钟扬的身体开始发出一次又一次预警。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夜， 上海长海医院诊断结

果出来：脑溢血。
抢救后的第三天， 钟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可他满脑子全是工作的

事儿。正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来

看他，他就让她打开电脑，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

思考交给党组织。他提出对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

障的建议，认为“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要”。
赵佳媛一边记录，眼泪一边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学生们心目中，钟老师就像是一条可以无限拉伸

的皮筋，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条皮筋竟然也有

它的极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术后不到半个月，

钟扬奇迹般地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时半身不遂的

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医生看着他离开的

背影叹了一口气：长期的高原生活、过高的工作

强度、严重不足的睡眠，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
管脆弱等种种症状，每分钟心跳只有 ４０ 多下。

医生对他下了三个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飞

机、缓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

上高原路：“我把酒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拉琼在西藏大学又见到了钟扬。
拉琼眼前站着的，是一位虚弱的人，在烈日

暴晒下，眉头紧锁、吃力喘息、走路缓慢，身上穿

的还是 ２９ 块钱买的那条牛仔裤。
这一次来， 还是为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

建设的事情。 “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钟扬会

放慢工作的脚步。 可是此时此刻人们发现，他不

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变本加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懂他 ：

“他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西藏的人才梯

队真正带起来。 ”

■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
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
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化作千万藏波罗花，人
们读懂“钟扬精神”的永恒追求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最后送别的日子到了。
复旦大学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留

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
银川的遗体告别会会场内外摆满 ７００ 多个

花圈，变成了花的海洋。
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赶来了， 数十所高校

的老师赶来了， 还有很多中小学生和家长也赶

来了，其中很多人只是听过他的一场报告。
“我突然感觉到， 我对他的了解真的太少

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长江发现，钟

院长十几年来为援藏、 为科普的太多奉献从不

曾宣之于口。
和钟扬教授只有一面之缘的西藏大学财经

学 院 副 书 记 旺 宗 听 到 钟 扬 离 去 的 消 息 嚎 啕 大

哭：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
钟扬的老母亲默默饮泣：“他是为国家做事

的人，让他去，就让他去……”
老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

“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
最让妻子张晓艳遗憾的，是家里最新的一张

“全家福”，已被 １２ 年的岁月磨出泛黄的滤镜。
“钟扬追求的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

是教育。 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

自己。 ”金力说。
“我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受党教育培养多

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在学生时代，我就向往加

入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

不移。 我愿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
２０ 多年前， 钟扬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这样

的志愿，这个庄严承诺从此伴随他一生。
２０ 多年来，钟扬半生跋涉，半生凄苦，陪在

他身边的，仍旧是背包里的“老三样”，仍旧是那

条沾满泥浆的牛仔裤。
为什么，他身上患有多种高原病，每分钟心

跳 ４０ 多下，医生严禁他坐飞机、进藏，可他却越

着急、越拼命，饱尝病痛折磨之时，满腔热血奉

献边疆，一颗初心仍然滚烫？
钟扬知道，再进藏可能是死路一条，但他戒

不掉、放不下、忘不了，因为那是他一颗科学初

心的“瘾”！
没有人能劝住他 ， 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 ：

“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

为奉献者！ ”
为什么， 他已是 ８６３ 生物和医药技术主题

专家组的大专家，他 １８ 年前编写的教材至今仍

被奉为经典，他的众多科研成果蜚声国际，而他

却 １６ 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苍茫天地、投身

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科普？
钟扬说，这是高山雪莲带给他的启示：当一

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

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

换取整个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和使命。 ”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说， 我们国家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 需要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无私

奉献，需要有一批这样的共产党员负重前行。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钟扬与张晓艳分赴美国

做访问学者和留学。 当时选择回国的人不多，但
钟扬夫妇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 回国时，别人带

回来的多是国内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电，钟扬

却自掏腰包带回了搞科研用的电脑、 打印机和

复印机。
张晓艳回忆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

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

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 ”但这就是钟扬，他头脑

里永远想的是，我应该为组织、为国家做些什么。
刚来到西藏大学的时候， 钟扬发现西藏大

学教师申报国家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 ，
他二话不说，就拿来老师们的申请书上手修改，
还提供申报补助每人 ２０００ 元，用于支付申报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
有人估算，十多年来，钟扬自掏腰包给西藏

大学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 而在

他去世后，同事帮他的家人一起整理遗物，发现

他的衣物少得可怜，没有羊毛衫，没有羽绒衫，牛
仔裤仍是那件磨得不成样子的 ２９ 元地摊货！

钟扬很喜欢藏波罗花， 它越是在环境恶劣

的地方，生命力越强。 在他培养的首位藏族植物

学博士生扎西次仁完成论文时， 钟扬唱了一首

西藏民歌：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让西藏形成人

才培养的造血机制。 １００ 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

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

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
钟扬走了，留给妻子张晓艳的，是 ４ 位八旬

老人和一对正上中学的双胞胎儿子。 还是因为

对种子的爱，钟扬为双胞胎儿子取名“云杉 ”和

“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
张晓艳和老人商量后， 做了一个出乎人们

意料的决定：把 １３８ 万元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
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 ”，用于奖励

沪藏两地优秀师生。
在张晓艳眼中， 设立这个基金，“也是为钟

扬完成他最大的心愿……”
新华社记者 陈芳 陈聪 吴振东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５ 日电）

让“种子精神”深植广袤大地
新华社评论员

“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

自己。 ”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去

世数月来，人们对他的思念未曾消减，他的感

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无数人。 回顾钟扬

５３ 岁的生命历程，他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对国

家的深沉挚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把论文

写在了祖国山川大地上， 把心血和汗水倾注

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种子精神”。
毕生以种子为业的钟扬， 自己就是一颗

“种子”。 几十年来，钟扬用脚丈量巍巍雪原，
用心攀登学术高峰，用爱培育科研人才，忘我

耕耘、播种未来，像藏波罗花一般深深扎根大

地，绽放出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这是牢记使命、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 钟

扬认准“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

做”，在青藏高原奔走 ５０ 万公里，采集上千种植

物的 ４０００ 万颗种子， 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丰

富的“基因”宝藏。一切从国家需求出发，一切为

了国家的科研事业，正是怀着国家至上的使命

担当，钟扬做了许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使自

己的人生得到升华，创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这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１６

年艰苦援藏， 钟扬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

究成功推向世界， 探索出高端人才培养的援

藏新模式。 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钟扬在

巨大的“海拔差”面前奋不顾身，全身心投入

科研和教育事业之中。 “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

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宁做教师

不做官的钟扬，眼里没有个人名利，却把事业

看得很重。 襟怀坦荡、心底无私，让他摆脱了

名缰利锁，自由驰骋在科研创新的广阔天地。
这是甘当人梯、造福人民的赤子之心。 钟

扬相信“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全心浇灌

就会开出希望之花”。无论是在课堂、实验室，还
是在雪山脚下、荆棘丛中，都是钟扬教书育人的

岗位。他立志“要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

植物学博士”， 每个学生都被他视为宝贵的种

子，悉心培育播撒在祖国各个角落。 他坚信“一
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积极投身科普事

业，在无数青少年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火种。
精神薪火相传，事业接力前行。 从“两弹

元勋”，到以黄大年、钟扬为代表的当代科研

工作者， 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各自领域为

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拼搏奉献，建立了彪炳史

册的功勋。 正因为有众多埋头苦干的“种子”，
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
中国创新精彩纷呈、 充满活力的生动局面才

得以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起来要靠创新，创

新要靠人才。 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呼唤千千万

万钟扬这样的栋梁之材。 让我们向钟扬同志

学习，发扬“种子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融入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 共同书写新

时代的精彩篇章。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５ 日电）

2007 年 8 月 21
日 ， 钟 扬 （右 二 ）
与西藏 大 学 师 生 在

西藏采 集 种 子 。 这

是他们 在 户 外 吃 午

饭。 新华社发


